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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碰撞的火花成为照亮戏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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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

时隔一年，上海京剧院新编历
史剧《武帝刘彻》再度上演。深邃的
历史视角，磅礴的戏剧张力，年轻齐
整的演员阵容，让习惯于听戏、看角
儿的戏曲观众看到了当今戏曲的新
格局、大气象。金声玉振中，“好看”
“过瘾”的赞誉不胫而走。

历史故事的当代重塑是中国戏
曲未来发展的主要路径。然而，近
些年文人题材扎堆、深刻体察不足
的现象仍困扰着戏曲舞台，观众则
常处于“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窘境。
上海京剧院独具慧眼，也很有担当，
以副院长冯钢领衔的编剧团队选择
了一个厚重的、知晓度并不高的历
史题材进行史诗化构建，创作难度
自然是大的。然而，从拘谨的历史
书写乃至枯燥重复中宕开一笔，让
更多有价值的历史故事得以传播，

真让人有在逼仄的戏曲小房子
里透出一口气的舒爽，而亦文
亦武的题材也很适合京剧大展
拳脚。
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千古

一帝”的皇朝统领有几位，但不
多，汉武帝刘彻算一个。皇皇
帝业如何去表现？“写一生”，还
是“写一段”？开局之初，这成
了主创团队最艰难的选择。经
历了几次颇为痛苦的大翻盘，
最终选定聚焦汉武帝青壮年时
期反击匈奴、平定战祸、开疆拓

土、奠定西域通道的历史瞬间，来展
现其“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的宏
图伟略。应该说，“写好一场伟大战
役”的戏剧构想，在之后的创排、加
工过程中始终没有动摇；开始的掂
斤播两，成就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扎
实的基础。
人说，上京擅写“男人戏”；也有

人说，新编历史剧是“海派”京剧的
一大特色。客观看，上海京剧院自
《曹操与杨修》以来的一系列新编历
史剧，都遵循了一条创作规律，那就
是浓墨重笔写好人物关系。其中，
“君臣关系”承载着复杂的历史命题
和深刻的人格剖析，最具典型意义；
对于一部戏剧来说，也最有利于凿
开历史人物幽深的精神世界，将其
拓展成具有镜像意味的“史诗”。京
剧《武帝刘彻》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史

诗境界的历史剧新作。凭借成熟的
创作经验，主创团队下大力气刻画
君与臣在重大历史选择前的尖锐冲
突，让思想碰撞的火花成为照亮戏
剧的光芒。
全剧写了三段几乎为平行的人

物关系，形成了多维度反映“一场战
役”的立体视角：面对战事吃紧、天
灾粮断，重臣公孙弘出于为君分忧
的目的，私放粮，济民难，自担死
罪。从不可调和的对立，到君臣敞
开心扉，理智面对人生中的两难，戏
剧悬念伴随着戏剧矛盾一路生长，
戏煞是好看。编剧将“戏扣”打成死
结，又顺滑打开的手段颇为高明。
陈圣杰以“言派”演绎老臣公孙弘，
唱腔古朴沉郁，高回低转有如幽谷
滴水，转眼间蜿蜒成溪，极富人物塑
形功能；刻意经营的尾腔，充分发挥
了“言派”声腔善于表达情感的特
点，让人仿佛听到一位垂亡老者的
灵魂撕扯与战栗。
第二段关系直指信念的抵牾：

受重托挥师北线的张骞战败，内心
交织着悔痛——悔的是征战失利贻
误大局，痛则痛数千汉家将士血洒
疆场，魂游他乡。无解的矛盾和如
何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处置这一
矛盾，铺陈出一场火花四溅的对手
戏。今天的我们，对张骞不可谓不
熟，大体印象是他持节出使，成为中
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丝绸之

路”的开拓者。殊不知张骞领过兵
打过仗，还打过败仗。京剧《武帝刘
彻》撷取这一历史片段，形成大胆的
戏剧构想，使其成为展现历史人物
心理图谱的有效契机，也使今天的
人们对“张骞二使西域”的背景有了
更深的了解。“死牢”里“披肝沥胆不
尽言”的君臣对话可谓精到。剧中，
经历了深度叩问、心象转化的张骞，
以麒派老生来演绎显得十分匹配。
张骞的饰演者鲁肃为麒派艺术第四
代传人，在处理“腔”与“情”的关系
上表现出高度艺术自觉，一段耳熟
能详的麒腔“高拨子”承袭了苍劲的
麒风，在运腔上则作出新的处理，听
来既符合情境、人物，也是根脉结
实、韵味醇厚的麒门正路。

一部剧，三个老生同台飙戏，敢
这么安排，足见有底气。这个底气
来自上京在流派传承和人才方面的
积累。汉武帝饰演者傅希如宗“余
派”，他说过去创排新编戏，会从其
他老生流派中有所汲取，“在这部戏
里，我尽量避免靠近言派、麒派，目
的就是让同台老生呈现出不同成
色，有鲜明的辨识度。”凭借得天独
厚的嗓音条件，他融合“高派”立音
峭拔、擞音圆润的特点，以遏云裂帛
之声映衬出汉武帝的独特气质。《夜
无眠》《孤军无援入险境》等重要唱
段，着力表现汉武帝对江山安危之
忧思，唱腔结构宏阔，板式灵活丰

富，傅希如处理得华丽而细腻，将一
个远逝王朝的强者心声挥洒得淋漓
尽致。三个老生流派，或儒雅中正，
或铿锵激扬，在唱腔艺术上形成的
整体性构建，不仅是一种艺术策略，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京剧老生美学
的新高度。
全剧以武戏收场，是我要说的

第三段关系：霍去病河西一战纵深
迂回，兵出奇谋；远在千里之外的汉
武帝审时度势，内心充满了必胜的
信念。这不是一般的信任，是一种
精神共鸣，他看到了少年将军对自
己毕生抱负的深刻理解，也看到了
自己的青春和雄心在另一个生命中
燃烧。一段平行时空双线叙事，颇
为动人，基于共同理想的生命托付，
从本质上改写“君命臣从”的历史局
限。霍去病一角由武小生应工，演
员孙亚军出手凌厉，唱念俱佳。一
段借鉴南派武戏《雅观楼》的“耍令
旗”，功架精准，极具美感。出新出
奇的武戏场面以及汉军大胜的结
局，让观众得到极大满足，成为留驻
在当代人心中的历史回响。
一部好戏要多演。关起门来埋

头打磨并非明智之举。十年磨一戏
是一种精神，不是一种规律。尤其
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
从市场以及观众反馈中找准修改方
向，边演边改，才是提升剧目品质的
正确做法。

为期一个多月的上海国际艺术
节，在晚秋时节落下帷幕。回顾这
场艺术的飨宴，从国际一流乐团的恢
宏交响，到大师级舞团的肢体叙事，
再到中外名剧的多版本演绎……当
一座城市能够支持高频率、跨门类、
跨地域的演出时，其文化也已进入
到主动选择和参与的阶段：“秒空”
“抢不到”“补票求转”成为常态，对
某些剧团“每年必刷”和对某些剧
“连刷三年”亦不稀奇。艺术节是盛
开在上海文化沃土上的璀璨花朵，
吸收着这片土壤经年累月积淀的养
分，是与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审美
积累、历史记忆和精神习惯的彼此
照应，同时又以更前沿、更高品质的
艺术体验，反哺于上海市民的艺术
生活。上海国际艺术节与这座城市
的文艺沃土，正是一脉同承、相互滋
养、共生共荣。
漫步在梧桐掩映的上海街区，

会发现文艺并不是附加在城市之外
的“活动”，而是与日常深度交织的
存在——不时地，从一栋上世纪三
十年代的老公寓里传出婉转悠扬的

钢琴弹奏；抑或从相邻的弄堂飘来
圆号、萨克斯风的醇厚婉转；间或还
有二胡与笛子的旋律交织……这皆
是上海居民社区最寻常不过的生活
背景声音。
上海拥有一群数目庞大的交响

乐发烧友，他们不仅熟悉古典音乐的
基本结构与演奏传统，对曲目与大师
如数家珍，还有独到的个人见地。在
诸多演出现场，常能看到两鬓斑白的
老者与年轻乐迷热切交流，他们对各
乐团历史、指挥风格、不同年代演奏
版本的差别都了如指掌。
这样的音乐素养，绝非一日之

功——上海是中国最早接触和普及
西方古典音乐的城市之一。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地区
最具活力的音乐之都。当时的上海
工部局乐队，即上海交响乐团的前
身，是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之一。
至于本土的江南丝竹、越剧、沪剧
等，又在另一维度丰富了这座城市
的音乐生态。中西合璧的文化基
因，造就了上海乐迷开阔的视野和
高水准的鉴赏能力，长期的耳濡目

染令他们并不满足于“听过”，更追
求“听懂”和“比较”。音乐在这个城
市，并非阳春白雪，而是家庭教育和
个人修养的一部分。这种自下而上
的普及，为艺术节培养了海量且品
质卓越的听众群，他们成了音乐会
票房的根本保障。
在音乐之外，这座城市与舞蹈

的缘分同样并非近事。早在上世纪
中叶，上海便涌现出一批活跃于国
际舞台的舞者，在芭蕾、民族舞等领
域获得重要奖项，成为中国最早与
世界舞蹈体系发生实质性连接的城
市之一。舞蹈团体与专业院校相继
建立，一代代舞者在上海成长、训
练、登台，令这座城市很早便具备了
较为完整的舞蹈生态。
而后，舞蹈亦逐渐融入城市公共

生活之中。时至今日，面向各个年龄
层的各类舞蹈教室遍布街区，从成人
芭蕾、现代舞、爵士舞到民族舞与世
界舞蹈，课程体系高度成熟。职场中
人把练舞当作对抗疲劳与重建身体
秩序的方式，退休人群则旨在延续肢
体的敏捷与精神的热度。这些广泛

而稳定的“舞者”，更懂得以身体去理
解作品的难度、张力与节奏，对舞台
艺术也能有更高的尊重与耐心，亦令
上海始终保持了对舞剧与舞蹈演出
的高度接纳与消费能力。

戏剧更是如此。上海观众对经
典文本的熟悉程度常常令来访剧团
惊叹。作为中国最早接触并融合西
方话剧体系的城市，上海也是中国
现代戏剧真正意义上的发源地之
一。早在上世纪初，新式剧场与文
明戏便在此生根，知识分子、留学生
和戏剧人引进莎士比亚、契诃夫、易
卜生等剧作，而左翼戏剧运动、新文
化运动等也都在此城造就一时风
云。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建立起完
整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体系，话剧院
团、戏曲剧场和戏校互为依托，使专
业化发展得以延续。

回溯过往，上海戏剧屡焕生机，
既保持经典剧目的常演不衰，又积
极吸纳先锋戏剧、实验舞台与青年
创作力量。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
上海始终拥有更为稳定的剧场结
构：从大剧院到黑匣子，从专业院团

到民营剧场，从传统戏曲到当代戏
剧，演出空间梯度完整，类型多元。
更重要的是，上海有真正“懂戏”的
观众。不少人连年追捧，看的是导
演对经典文本的不同解读，或者极
具风格的创新。他们成了艺术节最
为挑剔，但也最为热情的观众。
正是在这样丰厚而活络的戏剧

环境中，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戏剧板
块才能拥有其自身的分量。上海的
观众不因“国际”二字盲目追捧，却
是以成熟的眼光判断作品价值；而
优秀的海外剧目也愿意在上海首演
或反复到访，因为这里的观众懂得
如何以热烈与理性并存的方式回应
舞台创造。上海与戏剧之间的关
系，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热情，而是
一种跨越百年的传承。
上海国际艺术节正是在这样的

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
份渊源，既是历史的馈赠，也是市民
努力的结果。这座城市深厚的文艺
修养为艺术节提供了理想的观众基
础和接受环境，使得高水平的演出能
够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欣赏；艺术节则
以其无可替代的国际视野和平台效
应，通过集中呈现国内外顶尖作品，
不断拓宽上海观众的艺术视野，提升
其审美标准，并激发了本土艺术界的
创作活力。这种相互滋养和彼此成
就，才是所谓“最文艺”之城的关窍。
“艺脉”相承，弦歌不辍，艺术节落

幕，艺术却未停歇。上海与国际艺术
节的故事，是一段相互成就的美谈。

——评新编历史京剧《武帝刘彻》


